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世界文学研究, 2025, 13(5), 732-738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wls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5.135104   

文章引用: 周廷秋. 知觉身体: 傅菲《蟋蟀入我床下》的生态批评新路径[J]. 世界文学研究, 2025, 13(5): 732-738.  
DOI: 10.12677/wls.2025.135104 

 
 

知觉身体：傅菲《蟋蟀入我床下》的生态批评

新路径 
周廷秋 

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四川 绵阳 
 
收稿日期：2025年9月2日；录用日期：2025年10月3日；发布日期：2025年10月13日 

 
 

 
摘  要 

文章基于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理论，聚焦傅菲散文集《蟋蟀入我床下》的生态书写范式。通过文本细

读与现象学还原方法，解构其作品中自然物候与人类感知的交互机制。研究发现，作者以赣东北地域生

态为基底，突破主客二分的认知框架，将蟋蟀鸣叫、草木荣枯、山川肌理等自然现象转化为具身化的知

觉事件。在听觉层面，蟋蟀的鸣声不再是单纯的物理声波，而是唤醒人类深层记忆的“自然语言”；在

视觉与触觉层面，植物的形态变化、泥土的质感等知觉元素构建起沉浸式的生态感知场域。这种书写策

略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惯性，揭示出人与自然在知觉经验中形成的存在论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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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Merleau-Ponty’s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focuses on the ecological writ-
ing paradigm in Fu Fei’s collection of essays, “The Cricket under My Bed”. Through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 and the method of 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 it deconstructs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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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natural phenology and human perception in his work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author, 
tak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northeastern Jiangxi as the base, breaks through the cognitive 
framework of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transforming natural phenomena such as the chirping of 
crickets, the growth and withering of plants, and the texture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into embodied 
perceptual events. At the auditory level, the chirping of crickets is no longer merely physical sound 
waves but a “natural language” that awakens deep human memories; at the visual and tactile levels, 
perceptual elements such as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plants and the texture of soil construct 
an immersive ecological perceptual field. This writing strategy dissolves the cognitive inertia of an-
thropocentrism and reveals the ontological connection formed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in per-
ceptu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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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傅菲是当代中国少有的专注于生态散文的作家之一，他是江西上饶县郑坊镇人，曾做过多年编辑。

现已有饶北河系列、城市系列、身体系列以及大自然系列散文，共计 20 余部散文集，其中《深山已晚》

《蟋蟀入我床下》较有生富生态意识。南方乡村研究者，自然伦理探究者——这是傅菲在散文集《深山

已晚》的扉页上对自己做的评价，显而易见也是傅菲自觉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在傅菲《深山已晚》

的后记末尾又一次展示了出来，从中可以看出其对自然与人的思考：“这是一本致敬约翰·巴勒斯的书，

致敬伟大心灵的书。并将这本书，献给热爱孤独的人，献给迷失喧嚣的人。愿阅读这本书的人，得到大

自然的抚慰，找回真实的自己。”[1] 

2. 视觉中心主义的源起与局限 

站在自然史的基点看，视觉与其他感官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接触外部世界，对于外部世界的感受能力

互有短长，彼此互补、强化，不存在一方完全取代另外一方的问题。但转入哲学史，古希腊人赋予了视

觉凌驾的地位：眼睛是五感中最适宜理性认知的器官。柏拉图区分了“肉体之眼”与“心灵之眼”，把形

而上学与视觉中心主义关联起来，由此确立了西方视觉中心主义传统[2]。这不仅开启后世一系列二元对

立的思维模式，更是确立了理性至上观念，为形而上学铺设了理论地基。此外还把眼睛和审美关联起来，

从而推动了形而上学的普遍有效。 
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核心观念“呈现”以及与此相关的“本质直观”、“面向事物本身”，其实质都是

在直接的视觉中为理性论断寻求坚实的基础，这正如利奥塔所理解的：“在现实中，所有理性论断的判

断依据从根本上源自通常的‘观看’(Sehen)，即，源自原初的根本意识(Ideas I)。”[3]康德更是断言视觉

是人类诸感中最高贵的一种，他认为视觉在空间内包括了知觉的最大范围，且是最少感受到器官的激动

的，因此它接近于一种纯粹直观。 
在这里我们必须先界定一下“视觉中心主义”这个核心概念的边线：它并非指的所有形式的视觉感

知，而是一种将世界客体化、几何化的“凝视”(gaze)。以上简略的哲学史的概述已经可以看出古往今来

对视觉过分地崇拜，在这种崇拜之外的其他感官被主流价值观忽视了。我们反对的恰恰是“中心”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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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视觉。视觉作为诸多感官之一，存在便是合乎天理的，但过分地拥护也使得人对世界处于一种高高

在上的姿态去俯视，这是一种太绝对化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体现，是对其他生物的不尊重。 
视觉中心主义还借助科技深刻塑造了现代社会生活，锻造了以主体对客体的凝视为主导的视觉文化

体系。哲学层面的主客二元对立理论，在现代媒介的催化下演变为“视觉中心主义”，即主体日益依赖

甚至仅凭视觉来获取对客体的认知或感受[4]。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解析“视觉中心主义”的局限所在：首

先，视觉经验遮蔽人类其他的感官经验，是一种单向度的、以主体为中心的信息传播方式。其次，视觉

文化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客观性以及抽象性，主体的感性经验被逐层剥离，只能序列化、肢解化、专门

化地与外在世界相连。第三点则是其带来的媒介焦虑。电子媒介带来了图像爆炸，影视泛滥，观看碎片

化、肤浅化——主体沦为了“屏奴”。快感化的视觉消费进一步把时间、注意力转化为商品，社会由此步

入“景观社会”。 

在文学创作与欣赏领域，视觉中心主义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这使得文学作品往往侧重于对自然

景观的视觉呈现，构建起供读者“观看”的文字画面。许多传统文学作品通过对自然景色的细腻描绘，

以视觉美感吸引读者，如古典诗词中对山水、花草、日出日落等景象的刻画。然而，这种视觉导向的文

学倾向也带来了一系列生态认知困境：如视觉中心主义导致文学作品中自然的客体化与碎片化。自然被

当作人类观赏的对象，被切割成一个个供视觉消费的景致，忽视了自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存在以及其

内在的生命联系。例如一些以自然为背景的小说，仅将自然作为故事发生的舞台或装饰性的风景，而未

深入挖掘自然与人物、与人类社会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这种客体化、碎片化的呈现方式使得自然在文

学中失去了其主体性和生命力，难以让读者真正理解和感受到自然的完整生态面貌。 
另一方面，视觉中心主义限制了文学作品中生态体验的深度与广度。文学创作中过度依赖视觉描写，

使得其他感官体验被边缘化，从而无法全面地展现人与自然之间丰富而立体的感知与交流。如在对森林

的描写中，若仅聚焦于树木的形态、色彩等视觉元素，而忽略了其中的鸟鸣、花香、泥土气息以及风吹

树叶的触感等多感官体验，就会使文学作品中的森林形象显得单薄而缺乏灵性，读者也就难以通过作品

深入体会森林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的独特魅力和生态价值，进而影响了文学作品在传递生态意识、引导读

者关注生态保护方面的有效性。再者，视觉中心主义在文学传播与接受过程中也易造成生态认知的偏差。

在现代媒体环境下，视觉图像的大量涌入使得文学作品的视觉呈现更加突出，但这也可能导致读者对自

然的认知停留在表面的视觉印象上，缺乏对自然深层次生态内涵的理解和感悟。例如一些以自然风光为

主题的摄影作品或视觉媒体，虽然能直观地展示自然之美，但若没有相应的文字或其他形式的阐释，读

者可能只是被其表象吸引，而无法意识到自然背后所隐藏的生态危机和复杂的生态关系，甚至可能因过

度追求视觉效果而产生对自然的不恰当审美观念和消费欲望，进一步加剧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疏离感和

生态失衡问题。 

3. 知觉现象学：超越视觉中心主义的生态批评新路径 

要突破视觉中心主义设下的藩篱须得借鉴身体现象学的研究，把身体请回现场，让技术具身化后的

知觉体系再度解放。梅洛–庞蒂把身体知觉问题置于哲学研究的核心：它是混合了精神性和物质性的含

混的存在，“在知觉领域，物体是‘真实’的”。触觉在诸多感觉中是实现在场感与具身性最重要的感

官，当我们伸手触摸，对象以完整结构呈现，而非某种视角的“凝视”。心灵和躯体并非依附关系，也没

有先后次序。基于此，梅洛–庞蒂试图用身体现象学来反对主体对客体的构造，让身体重返知觉世界。 
身体现象学把重点放在知觉这一点上，从知觉出发，梅洛–庞蒂指出，视觉体验乍看起来能构成世

界，因为它将远处景象呈现在主体面前，制造出一种仿佛能无处不在又无处扎根的错觉。触觉体验则不

同，它附着于身体表面，不能把触觉体验展现在我们面前，也无法成为纯粹客体。作为触觉的主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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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以为能出现在任何地方，相反提醒主体是通过其身体来感知世界的[5]。“每人都感到自己被给予了

一个身体，被给予了一种境遇，通过身体和境遇又被给予了存在。”[6]身体–知觉–情境的统一，视觉

中心主义将客体的对象化、抽象化被打破。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主张重回被知觉的世界，现在的世

界不是对象化的世界，而是知觉经验到的生活世界。触觉在这一具身认知结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触觉

与身体不可分割，而视觉世界则是分割的、间接的[7]。 
国内对于梅洛–庞蒂理论的研究从八十年代见诸纸端，现在已较为大观，但研究内容大多数集中于

哲学理论，一小部分把其诸如“知觉现象学”的理论引入至文艺批评界，推动了“身体美学”研究的发

展。在 2016 年吴海伦所发表的《环境美学视域中的少数民族艺术审美维度研究》[8]中就曾从四个维度来

论述环境美学，其中一条便是身体维度，是较早地把身体与环境美学联系起来的文章。在 2017 年周泽东

所写《身体的出场——论当代西方环境美学中的身体问题》[9]一文中也曾将身体的维度与生态、环境美

学联系起来。在张志军 2019 年的文章《身体美学 15 年：中国言说的逻辑反思和理论维度》[10]中指出现

在中国的身体美学正处于草创期，提出了身体美学对于环境美学等各种美学的意义，是一篇近年来较详

细的关于身体美学的历史脉络的论述。 
生态批评这一体系从上世纪 60 年代发展至今已成为一个庞大的体系，可以总结为四波浪潮，现在的

生态批评正是处于第四波浪潮之中，即物质生态批评。国内对生态批评的研究从九十年代开始走向高潮，

近几年对比起来发展速度已减缓，但每年仍出产相当数量的论著。其中与生态、身体维度关系紧密的有

两篇，一是袁霜霜于 2018 年在《文艺理论》上发表的《身体与生态批评》[11]，一为黎芷晴同学 2024 年

的硕士毕业论文《当代中国身体艺术的生态审美转向研究》[12]，此两者都强调了“身体”与“自然”的

关联，以及对回归身体，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呼吁。据过往文献可以看出，现今国内的生态批评对于身体

维度的研究是较少的，除了寥寥几篇较为专注的文章，其余都被一笔带过，从感官这一个点来分析国内

自然文学的更是难以找到先例，笔者只能勉力试之，从傅菲的《蟋蟀入我床下》来作为切入点分析生态

批评中身体–感官的维度，自然是抛砖引玉，希望以后有更多更好的研究。 
傅菲的《蟋蟀入我床下》正是对这视觉中心主义一认知困境的文学回应。这部以乡村自然为书写对

象的散文集，拒绝将自然作为视觉化的“风景”，而是以“听觉”为切入点，通过捕捉虫鸣、溪声、风声

等自然之声，构建起一种“以声见道”的感知路径。文中“闭上眼时，世界才向耳朵打开”的书写宣言，

标志着对视觉中心主义的自觉反叛：当知觉从认知边缘走向中心，自然不再是静默的被凝视者，而是通

过声音传递生命信息、与人类形成对话的主体。这种“知觉转向”不仅是创作手法的革新，更暗含着深

刻的生态伦理诉求——通过重建人类对自然声音的感知能力，重新锚定人在自然中的伦理位置。 
傅菲的生态文学创作建立在大量且深入的实地考察和亲身体验之上，充分地体现了写作的真实性。

过去的十多年里，他的足迹遍布各地山川河流。比如 2020 年 11 月，他与友人万涛同往五府山的盖竹洋

自然村，在山上小住；次年 4 月前往庐山，住在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开启了为期 7 天的森林

考察；5 月初，又赴武夷山主峰黄岗山，对南方铁杉进行了调研；7 月中旬还曾到闽赣交界的分水关，观

察雉科鸟类和高山草本植物等。他始终秉承着“只有深入其中，才方知其中妙趣。”的写作理念，致力于

深入了解笔下的山川，甚至一草一木、一虫一鸟也要仔细观察后才动笔写下。 
在知觉现象学中强调了身体作为知觉主体的完整性与不可分割性，即知觉不是单个感官的“碎片化

工作”而是身体整体的“协同体验”，知觉是身体“活着的证明”，是不可分割的。在“蟋蟀入我床下”

一书中，傅菲通过身体来感知自然，从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方面感受自然。在书中 13 页中他写他是一

个对声音敏感的人，对溪声、鸟声等都着迷。闲暇之余他渠道野外，在溪边驻足，坐一下午，凝视水波，

听流水声从琴弦上迸发出来，那节奏似乎一成不变却又千变万化，似群马奔腾，似珠落玉盘……该段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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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十分之美，不仅用多种比喻描绘了溪声的美，还通过平实朴素的语言表现了作者的闲适、放任自然。

作者不单指的是用耳朵听，而是整个身体都去感受的，听溪声、蝉声，感受土地、微风，看溪流、草木。

这种身体化的知觉体验使自然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变得鲜活而具体，和人类的身体以及心灵都

相互交融。 
知觉现象学知觉的情境性和动态性是知觉的核心特征。知觉的发生始终扎根于特定的时空、环境之

中，是与世界持续互动的过程。在《蟋蟀入我床下》中，傅菲的描写始终与具体的自然情境紧密相连，呈

现出一种动态的、富有生命力的自然景观。例如，他写到：“春阳下，山是沸腾的山。树在喷涌，喷出了

花，生长之树，注满了热情”，这段文字不仅描绘了春天山林的景象，更传达出了一种在特定情境下自

然的蓬勃生机和活力。这种情境性的知觉体验使我们认识到，自然并非静止不变，而是随着时间和环境

的变化而不断演化，同时也影响着人类的情感和认知。 
从知觉现象学出发，生态伦理研究获得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在书中，傅菲通过细腻的知觉描写，展

现了自然万物的独特价值和内在生命。例如，他写道：“一只蚂蚁也是一个宇宙，一片叶子也是一个世

界”。通过这种微小而细腻的观察，作者赋予了自然中的每一个生命个体以尊严和意义，强调了它们与

人类平等的地位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这种生态伦理观的引导之下，我们得以重塑自身与自然的关系，

迈向一种更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 

4. 《蟋蟀入我床下》：基于知觉现象学的生态书写与批评 

在《深山已晚》的序言中，张守仁将傅菲的创作置于中外自然文学的脉络中审视，使其与苇岸、胡

冬林、徐刚比肩，一同被视为支撑中国当代自然文学大厦的四根鼎立大柱。“傅菲深入山林草木之中，

感受大自然的微妙，美不可言。只要你用眼注视，用耳谛听，就会发现天是云的居所、风是溪的翅膀、花

是春的闺女、鸟鸣是林间的天籁。”[13] 
据傅菲采访中所提供信息中可以得知，他 92 年开始创作，早期作品以诗歌为主，02 年开始乡村散文

创作。2013 年 9 月因阅读川美所译的约翰·巴勒斯的《鸟与诗人》开始转向生态散文创作，他这样讲述

其创作缘由：“2016 年深秋，我突然就很想写自然文学。我不愿外出、不愿读书，浑身软绵无力，像害

了病似的。假如不写，我很可能会大病一场。这是最理想的写作状态——极度想表达。”[14]不平则鸣，

内心澎湃的诉说欲望使得傅菲的创作激情昂扬，长久以来的山地、乡村生活所积累的散文和日记为他提

供了坚实的创作基础。身为约翰·巴勒斯的忠实读者，傅菲向往的正是其笔下那种远离尘嚣，终日行走

于乡野、山地的生活——不畏风雨、持之以恒地躬身拥抱世界。观察记录自身所见所闻所感，因此他们

的作品是他们个人的生活记录史，同时也是自然世界的生活史，他们笔下的生物如此可爱可亲，具有大

自然的灵性。在如此多的前辈的影响下，傅菲的生态散文创作在 20 年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其于 24
年新书《蟋蟀入我床下》一经出版便获得了学术界的关注。 

书名《蟋蟀入我床下》便饱含深意，其中的典故出自《诗经·国风·豳风·七月》：“五月斯螽动

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15]《七月》原写昆虫反映

季节的变化，由五月蟋蟀依人写到十月蟋蟀于床下，以蟋蟀作结写当时自然、气候变化，颇有些意味。

傅菲用此题写作同名散文，由蟋蟀鸣叫四字开头，通过对家中蟋蟀叫声的描写，写出了大自然季节的变

化和人生的无常。 
全书分五个部分，分别为“蟋蟀在堂”“自牧归荑”“关关雎鸠”“爱有寒泉”以及“采采卷耳”，

用类似白描的手法，以文字为笔，临摹了自然万物的生长变化，在细致入微的观察里，笔墨工细，绘影

绘声，书写了对大自然的感悟和心灵对话。书中有大量对自然万物的描写，山野的树、枝头的花、林中

的禽鸟、鸣唱的昆虫、流淌的江河、田野的农人和夜晚的月亮。他看到了树和花的热烈，他写“春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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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是沸腾的山。树在喷涌，喷出了花，生长之树，注满了热情。”他听到了昆虫和气温的对话，他写“气

温自低往高，蝉的音节和音量也发生奇妙的变化：吱吱吱呀——吱吱呀呀——呀吱吱呀吱吱——吱吱呀

吱吱呀。”他仰头看到的长空，是“鹭鸟以白雪为墨，在河水上空写诗。它是南方的鲜衣怒马，是杨柳岸

的明月。”[16]他低头注视的脚下，是“河流拉响了时间的旅途，不是去程，也非归途。明月独照。” 
在《蟋蟀入我床下》中，我们可以看到突破这种视觉中心主义局限后所呈现出的独特生态感知世界。

例如，傅菲写道：“闭上眼时，世界才向耳朵打开”。这句话生动地体现了作者试图摆脱视觉的主导地

位，转向其他感官以获得对世界的全新认知。在视觉中心主义的框架下，人们习惯于通过眼睛去观察和

判断事物，这种方式虽然能够提供直观的信息，但却容易导致对事物片面化的理解，忽视了自然本身所

蕴含的丰富层次和多维度的联系。而傅菲通过“闭上眼”这一行为，将听觉推向感知的前沿，让我们得

以倾听自然的声音，从而更全面、深入地感受自然的存在。 
作者非常重视听觉在感知自然中的价值，通过对各种自然声音的细腻捕捉和描写，如“蟋蟀的鸣叫”

“溪声”“风声”等，构建起一种独特的知觉体验。这些声音不再是单纯的背景噪音，而是被赋予了生命

与情感的自然语言，它们与人类的内心世界相互呼应，传递着自然的喜怒哀乐和生命律动。这种通过听

觉感知自然的方式，打破了视觉中心主义所构建的主客二分的认知模式，使人类不再置身于自然之外，

而是作为其一份子，与之相互交融、影响，共同构建一个有机的生态整体。 
在《蟋蟀入我床下》中，傅菲对自然的嗅觉体验有深入的描写。他捕捉山野间泥土的芬芳、花草的

香气等，这些嗅觉元素不仅丰富了文本的感官层次，更成为唤醒记忆与情感的重要媒介。“雨后的泥土

散发着清新的气息，夹杂着青草和野花的香味，让人沉醉其中”，这类细腻的嗅觉描写塑造出强烈的临

场感，让人读了仿佛置身于那片山野之中，闻到了泥土和青草和野花香。同时，这种嗅觉体验也唤起了

人们内心深处对自然的记忆与眷恋，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傅菲在书中通过对自然物体

的触摸和感受，传递出自然的质感与生命的温度。像“抚摸着古老的树干，那粗糙的纹理仿佛在诉说着

岁月的故事”这样的触觉描写不仅使自然物体变得鲜活而具体，也让读者感受到自然的生命力和历史的

厚重。通过触觉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直接而深刻的联系，使人们意识到自然并非冷漠的、无生命的，而

是充满温度和情感的存在。 
在本书中，傅菲对自然的味觉体验也有所提及，比如“品尝着山间的野果，那酸涩中带着一丝甜蜜

的味道，是大自然最纯真的馈赠”。通过品尝自然的馈赠——野果，傅菲体验到了生命的美好与珍贵，

这也让读的人反思现代社会中人们对自然的过度索取与破坏。《蟋蟀入我床下》中还蕴含着一种难以言

喻的直觉体验。傅菲在与自然的相处中，常常能敏锐地感受到自然所传递的某种信息或启示。在寂静的

山林中，他仿佛能听到大自然的心跳，感受到它的呼吸，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动涌上他的心头。这种直觉

体验超越了具体的感官层面，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心灵触动。它使作者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神秘而深刻

的联系，也让读者感受到自然的伟大与神秘，进而引发对生命和存在的深刻思考。 
傅菲对于自然细微的感情，似乎山间一切都是他的好友，独居不觉孤寂，独行不觉孤寂，独坐不觉

孤寂，与山河对话，与草木虫鱼对话，在多见山花不见人的山野里生活着、思索着。看傅菲散文，读者可

以在脑海中构建出一个真实世界：阳光，夕阳，河流，鹭鸟，昆虫……去听、去看、去感受，如同置身雨

后山野夜晚，寂静，悄然，昆虫在四处低吟，半山的寺庙里，悠悠传来了洞萧的声音。人类渴求的是匆匆

那年的鼓瑟吹笙，还是仅仅屋角的一只蟋蟀，或又是窗前飞过的一只白鹡鸰。人世间的路，不会比一条

河流更长。人类，需要与大自然的宁静对话。 

5. 结语 

本文基于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理论，对傅菲的作品《蟋蟀入我床下》旨在进行阐释，揭示其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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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蕴含的多重生态哲学意蕴。通过现象学还原与本质直观方法，研究发现作品通过“身体–世界”的知

觉关联打破笛卡尔式主客二元对立，将自然生态系统构建为主体间性的意义场域。蟋蟀的鸣叫、植物的

呼吸、山川的脉动等自然现象，经由具身化的知觉经验转化为存在论层面的“在世之在”，形成人与环

境相互嵌入的知觉拓扑结构。傅菲的生态书写范式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可能性，

为当代生态文学创作与生态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模式。这种将现象学哲学思维深度融入文学文本分

析的方法，也为探索文学与生态伦理的跨学科对话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对推动生态批评理论的学术话

语体系建构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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